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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中藏历史，悠扬《敕勒歌》
■王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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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太阳拖着秋天最后的一条尾
巴，迈着匀速的步履行至黄经225度
时，冬的大门被徐徐开启。

“天水清相入，秋冬气始交。”岁
阑甫入，冷空气频繁袭来，局地气温
迅速跳槽，轻盈的雪花在太空飞舞，
冬的气韵即在一夜之间弥漫田野、
山峦、屋宇、树木，一个孕育了万物，
备受人们喜爱的金秋季节，与人们
匆匆挥手告别。

“立冬前一夕，聒地起寒风。”立
冬前夕，正是飒爽秋风势头强劲之时。小轩窗，正梳妆，俯瞰
落叶满地黄。节气忙着赶路，忙着变换“明月如霜，好风如水，
清景无限”的旖旎风光。

霜重已杀萋萋草，日煦仍暖河套川。经霜的杨柳树叶黄
得如金，匍匐在街衢田野；花苑草坪，繁华眇徂，稜薐霜气浸满
碧云暮天，勾勒出寒烟漠漠的早冬初景。

一地澄黄，满楼温暖；几分失落，些许惆怅。从蓊郁丰稔
的金秋，步入清冷凋敝的玄序，人的心情必定会起伏跌宕，难
免喟然长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冬者，终也，万物收藏也。万家晒
物热销售，动物隐匿待休眠。农家已将大部分农产品出售，没
有出售者什袭珍藏，蕴其待价。

举目远眺，初冬的河套地区田野空旷，沃畴平整，大地饱
饫了母亲河的乳汁，正在养精蓄锐；杨树柳树用多彩的舞姿、
泠泠的歌声向秋天谢幕。

立冬是一个享受丰收、休养生息的节气。往日令人目不
暇接的丰粮丽景，已归仓入禀；曾经披星带月的胼手胝足，也
被悠闲自在的生活所取代。篱门日高卧，暖屋憩倦身。农人
们可以睡个懒觉，在喂养好畜禽后，三五相聚品茗饮酒，享受
一年辛勤劳作后的美好时光。养猪的农户，此时正是攒猪的
要紧时刻，按时按顿喂好猪，为日后的“猪事宴”做准备，是冬闲时的一项重要任
务。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不少农人在城里购了房。此时，他们可以回到城里，
尽享城市生活。

时日默默变化，气温悄然潜行。今宵寒较昨宵多，是立冬之后气温的主要特
征。昨日艳阳高照，一夜寒流东进，气温骤降。于是，今日早上翻箱倒箧，厚服加
身，便帽裹首，已成为人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常态。

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风。气象学规定，连续 5天平均气温降到 10摄氏度以
下，方为冬季。可是，神州地域辽阔，天南地北迥异。常常是这里已进入冬天很长
一段时日，那里才刚刚迈入冬天的门槛。南方有的地方一年只有三季，压根没有冬
季一说。当北国白雪皑皑、冰天雪地时，南国不少城市仍绿意盎然，万木葱茏；当北
方人在谡谡寒风中裹裘捂帽时，南方人却薄衣单衫，海边徜徉。千里不同的不仅是
气候、风俗，更是适者生存的体质和超强意志。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经过孜孜矻矻的
探索，创造发明了物候二十四节气，为万事万物提供了遵循的规则和秩序。这个古
老的智慧，伴随中华民族几千年，最后凝聚成刚性历法，恒亘为自然万物的时间坐
标。

立冬在古代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属“四时八节”之一。旧时这一天，“天
子出郊，行‘迎冬’之礼，赐群臣冬衣、温帽，矜恤孤寡。”宋代以后，人们还要在立冬
当日更换新衣，拜贺尊长并互相拜谒。

民间立冬节气有吃饺子的习俗，寓意着人们对冬天的美好期盼。由于饺子的
外形酷似人的耳朵，故以为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可免受冻害。此外，饺子还象征团
圆美好、招财进宝、生活富足等。在北方地区，饺子也是立冬进补的食物。

太阳历和物候历精妙结合的二十四节气，在漫长的延续中，派生出俯拾皆是的
农谚民谣。这是对天文地理自然规律的通俗注解，是繁琐哲学在民间的简易变
身。河套民谚：立冬封死海。旧时气候寒冷，人烟稀少，立冬过后，草木皆冰，河海
封冻是常事。当今人口增加，工业化进程加速，导致气候变暖，河套地区的冰封时
间已推至十一月下旬。

立冬有三候。一候水始冰。当水的温度下降到零摄氏度，就开始从液体变为
固体。此时，湖泊水面初凝，出现了一串串不规则的晶莹冰凌。随着气温持续下
降，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所谓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二候地始冻。气温降到零摄氏度一段时间后，土层的表面积聚寒气，开始冻
结，但还未冷到天寒地坼的程度。所谓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

再五日，立冬三候雉入大水为蜃。雉，是一种大鸟，曰野鸡。蜃，大蛤也。天气
到了这个时候，野鸡一类的大鸟已经伏藏，不多见了，海边却可以看到颜色形状与
野鸡相似的大蛤。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面对空气中浸满冷峻，寒气袭人的日子，众生应尽
享安适与祥和。在这看似无为的时光中，自静其心，敛藏其身，笃志向学，干事创
业，强健体魄，恒守正念。

让我们踏着初冬的飞雪，愉快地走向明天；迎着凛冽的寒风，乐观地笑对人
生。因为“冬有冬的来意，寒冷像花，花有花香……”

霜来的轻巧，悄无声息。霜降霜
降，天气确实更冷了，节令的抵达是时
间发出的号令，秋的乐章已到了尾声。

四季，我最爱秋。
秋，明丽、舒爽、甜美。没有春的躁

动、夏的酷热、冬的冷冽。初秋的艳阳
生暖、中秋的明月很美。我最喜欢的却
又是萧瑟的晚秋。

晚秋，满是沉甸甸的质感。近距离
地触摸，便可感觉出那秋的丰硕与瑰
美，豪放与怆然，感觉出秋的厚重与纠
结。

晚秋，贵在本色。苍穹高天行云，
明净爽朗。可感觉出浩然、威严，感觉
出坚定的永恒，感觉出善待人间万物的
悲悯禅心，感觉出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乾
坤定力。

晚秋，阳光甜甜地微笑着，我亦不
觉莞尔。偶有温柔的风掠过，不浓，不
烈，不慌，不忙。人生就像十月深秋，需
要一份从容、一点淡然，留不住的是光
影如梦，沉淀下的是山长水阔。

人到花甲之年，犹如晚秋。脸上斑
驳的皱纹，刻着历经世事的沧桑。可是
那些沧桑如同晚秋的风霜，锤炼的是人
生的硕果累累。两鬓间的白发，令人心
生落叶知秋的感慨。可有什么关系
呢？落叶飞过，留下的是一抹金黄。

我想说的是，秋将尽莫辜负。趁着
秋还在，趁着花未老，去做一件美好的
小事吧。踏着秋的节奏，去赏秋吧。把
自己放逐在秋风里，随着风的方向，任

意西东，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看
落霞与孤鹜齐飞，看秋水共长天一色，
看天外云卷云舒，看庭前花开花落……
所有的风景都以最美的姿态，展现秋的
美好。

晚秋，是丰腴的金秋在拱手谢幕;
晚秋，是向寒冬缓缓迈进时的深情回
眸。晚秋是那样的静美，豁达大气，坦
坦荡荡。

该怎么留住最后一抹秋阳？尽管
它已不再艳若火红的枫叶;该怎么留住
最后一缕缕长风？尽管它已不再高爽
如秋空的流云;该怎么留住最后一枚落
叶？尽管它已经不再新鲜如清晨的露
珠……

雨滴耐心地穿过晚秋，被收走的不
光是庄稼和草，山瘦了，大地减肥，我知
道，秋天将要逝去了。虽然有着不舍，
虽然还很留恋，但是我却知道，凡事不
可强求，况且也强求不来。顺应节气，
顺应变化，人总是在变化当中，才能感
悟到生命的无常。

秋天，你与自然和人类结下了牢
不可破的友谊，你给予自然的是成熟，
给予人类的是硕果。难怪万物皆以枯
萎殉身来向你表示赤诚，也难怪人们
要用丰富多彩的仲秋来表示对你的鼎
礼。

凉爽，透彻，丰实的秋就要离去
了。随之而来的是肃杀的冬。但世间
万物却满怀着希望，都等着明年那金色
的秋！

2018年的春天，中央电视台“经
典咏流传”栏目的舞台上出现了一老
一小、一男一女两个歌手同唱一首
歌。小女孩叫邵瑞娅，天籁般的童
声，为苍凉、悠远的腾格尔演唱拉开
了白云朵朵的幕布。

这首歌，就是北朝民歌《敕勒
歌》，无论是在它最初的发源地还是
后来的流传地，它都是地地道道的黄
河流域的特产。

《敕勒歌》最早发源于敕勒川，是
敕勒人唱的歌。

那敕勒人是谁呢？他们是北方
众多草原民族中的一支。

在1600多年前，当发源于大兴安
岭嘎仙洞的拓跋鲜卑走出森林、横跨
草原、南下阴山、就近黄土建立了代、
魏等政权，并将目光瞄向更加温暖和
煦、丝竹歌舞的中原时，拓跋们早期
创业的舞台就被敕勒人占据了，他们
为拓跋政权看护着后院，因为北部之
北还有柔然等游牧部落在逐渐强大
起来。

最早敕勒人生活的“敕勒川”，就
在现在的包头市，黄河支流昆都仑河
的上游五金河穿过白灵淖圐圙古城，
俯瞰这里，它坐落在阴山山脉北麓的
白灵淖盆地南缘，曾经是一处水草丰
美的山谷。北魏初年，这个盆地有另
一个名字，叫纽垤川。

“秋七月壬申，讲武于牛川。行，
还纽垤川。”

《魏书·卷二太祖纪》中记述太祖
道武皇帝拓跋珪在这里活动很长时
间。纽垤川是敕勒人生活的地方，长
满针镇茅草，时隐时现掩着羊群，只
有微风吹过的时候，草尖起伏，羊们
的身影若隐若现，故而有“风吹草地
见牛羊”的景象。

而现在大家所说的敕勒川大约
相当于黄河河套平原的前套平原。

鲜为人知的是，《敕勒歌》的首
唱是敕勒族的将军斛律金。

斛律金是东魏权臣高欢的手
下，二人有着不同寻常的友谊，是寒

冬里同裹一条羊皮袄顶风冒雪并行
的两个哥们。那次，高欢军战败，军
心发生了动摇，于是高欢带病宴饮
将士。为了提振信心，斛律金唱起
了士兵们家乡的歌《敕勒歌》。

歌声感动了大家，故乡情凝聚
了军心，将士们游散的魂回来了。

后来，随着《敕勒歌》影响力的
逐步扩大，成为了代表整个呼和浩
特平原也就是黄河前套的歌曲。

许多人听说过黄河最大的河湾
是河套，殊不知河套分为西套、后套
和前套，西套是今天的宁夏平原；后
套是狼山、乌拉山与鄂尔多斯高原
之间的巴彦淖尔市部分；前套则是
呼和浩特、包头所在的黄河冲击平
原。

前套是喜马拉雅地质运动后，在
阴山山脉隆起、大青山南侧的断陷带
上形成，地质的抬升与沉降为黄河营
造了一条发端于阴山山脉中卓资县
境内的大黑河，自东北向西南，与刚
刚准备南下的黄河主干道汇合，在这
里黄河河水中还漂浮着昆都仑河的
落叶。

大黑河虽然只有230多公里的长
度，但它是黄河 13条一级支流之一，
也是上游末端最后一条大河。更为
奇特的是，大黑河是黄河一级支流中

唯一一条逆向河流。当黄河干流由
西向东奔腾而来，就在呼和浩特平原
上与由东奔来的大黑河相遇了，并携
手向南，劈开黄土高原而继续演绎着
泥沙滚滚的颂歌。

大黑河冲积扇与大青山一众山
沟洪水的冲积在呼和浩特和包头平
原汇合，形成了从秦汉以来一直是米
粮川和优良牧场的前套平原。

在这里，三娘子主持建造了青城
呼和浩特。依照歌曲《可可托海的牧
羊人》发音翻译，呼和浩特当年也可
以翻译成“可可浩特”，一个意为青色
的河湾，一个意为青色的城市。

大黑河古代有很多名字，其中有
一个名字叫金河。

大文学家柳宗元的宗亲柳中庸
也是一位大诗人，关于金河最有名的
诗就是柳中庸写的《征人怨》：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

山。”
有研究者认为“金河”有可能也

是黄河之意，因为游牧民族尚金，金
是黄色的，倒着翻译过去可能是黄色
的如金子颜色的河。

大黑河的“黑”就是青，黑山即青
山，大青山也，也可理解为阴山山
脉。青冢是湖北秭归美女王昭君的

墓地，由于胡汉和亲开启了民族融合
的序幕。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
见高。”这是董必武在 1963年秋末写
下的《谒昭君墓》中的诗句，此前唐
宋诗人无数次写诗给王昭君，多为
她深入大漠之地担忧、同情或鸣不
平，虽说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共同
生活才 2年左右时间单于便去世，但
是那正是草原连年经受自然灾害的
阶段，是西汉从现今的鸡鹿塞旁的
哈隆格乃沟源源不断向南匈奴支援
粮米的时期。

呼和浩特平原是黄河上游与中
游的分界点，在王昭君之前之后的
漫长历史中，在黄河的见证下，这里
一直是民族融合的舞台，东西南北的
人汇聚一起，编织文明的挂毯。

敕勒人也一样，最后融入了多民
族大家庭里。

我们知道，浩瀚的大漠南北是历
史上游牧民族活动的主要舞台。在
这个舞台上，匈奴、东胡、乌桓、鲜卑、
柔然、敕勒、突厥、回鹘、契丹、库莫
奚、女真、蒙古等在历史的长河中，你
方唱罢我登场，演绎着草原牧歌式的
连载传奇。

敕勒，也被称为丁零、狄历、铁
勒、高车。由于敕勒人时期阴山以北
还有大量的高大树木，历史还没有走
到13世纪、14世纪的寒冷波峰，敕勒
人用这些木材建造大车，故而也叫他
们“高车”。随着气候变冷和敕勒人
渐渐南移，他们逐步放弃了纯粹游牧
的传统，进入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之
中，最后和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水
乳交融了。

但他们留下的《敕勒歌》却越唱
越远，成为北方地理文化的一个悠
长、辽迥的文化符号。

呼和浩特市
文联推荐

太阳似乎将所有的光，都慷慨地洒
在了广袤的内蒙古高原上。

仅仅这片溢满房间的光，就足以让
我和朋友觉得，这一场千里迢迢的相
聚，是此刻生命存活于世的全部的意
义。即便此后我们回归琐碎日常，很难
相见，它依然会照亮我们漫长的岁月。

越过重重的树木和楼房，会看到远
山如黛，横亘天际，那是绵延起伏的阴
山。此刻，山顶积雪皑皑，犹如圣洁的
哈达，飘逸千里。群山在凛冽中，现出
脉脉深情。

就在大风呼啸的高原上，我和朋友
坐在窗边，饮完了绿茶，又喝奶茶；吃完
了奶酪，又嚼牛肉干，还有黄油酥饼。
窗外天寒地冻，房间里却暖意融融。我
们沐浴了几个小时充足的阳光，说了许
多细碎的话，又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只
是安静地坐着，享受这稍纵即逝的美
好。

也只有在这样千里冰封的冬日，从
遥远的南方飞抵北方的人，落地后横穿
整个城市，从阴山脚下行至昭君墓前，
再一脚踏进热气腾腾的房间，脱下笨重

的棉衣，坐在窗下喝完一杯阳光煮沸的
奶茶后，才能真正地理解生活在内蒙古
高原上的人们，他们深入骨髓的热烈，
是怎样来的。

我究竟是如何被命运的大风，偶然
间吹抵这片广阔大地的呢？就像秋天
在戈壁荒原上追着大风奔跑的沙蓬草，
它们一生的命运，神秘莫测，动荡不
安。挂在灌木丛中，就在灌木丛中繁衍
生息；跌落砂石瓦砾，就在砂石瓦砾间
争抢阳光雨露；逢着肥沃良田，就在肥
沃良田间蓬勃向上。命运裹挟着它们，
随意潦草地安置它们，却从未改变它们
漫山遍野落地生根，又在秋天的大风
中，义无反顾奔赴新的家园的浪漫基
因。

一切都是偶然，一切也都是必然。
所有不可预测的神秘“此刻”，都是承载
我们命运的河流浩荡途经的“必然”。
这无数的“点”，组成辽阔的生命的

“面”。我们行走一生，也无法知晓将在
哪里停驻，靠岸，或者抵达。唯一明了
的，是所有生命的航程，都从出生开始，
在死亡处终结。就像长江从青藏高原

出发，最后注入东海；黄河从巴颜喀拉
山出发，最终抵达渤海。它们漫长的
一生，行经无数的“点”，冲击出大大小
小的湖泊，但从未改变过起点与终
点。人的一生，也不过是江河一般，蜿
蜒曲折，却又向着死亡浩浩荡荡，勇往
直前。

或许，当朋友在酷寒的北国大道
上走过，看到厚厚冰层下汩汩涌动的泉
水，辽远的天空上空无一物，风席卷了
一切，却并未改变大地上的事物。山河
依旧，日月永恒。衰朽的生命行将消
亡，新鲜的生命蓬勃向上。这个时刻，
朋友将会理解我为何选择顺从于命运，
一路北上，最终在茫茫草原上，化为一
株大地上日夜流浪的沙蓬草。

就在这座边疆城市，我寻到了灵魂
的自由。我可以长久地坐在窗边，沐浴
着日光，沉入孤独，又在这块小小的方
寸之地上，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一切
喧哗都被阻挡在窗外，被大风撕扯成无
数的碎片，而后化为尘埃。树木在长达
半年的冬日里，裸露着枝干，将本质直
指天空，那里是同样裸露的空。有时，

我会出门走走，避开拥挤的闹市，去阴
山脚下听一听树叶从半空簌簌落下的
声响，看一看每棵树在古老的时空中如
何缓慢地生长。飞鸟与野兽隐匿在山
的深处，发出遥远的呼唤。芒草在夕阳
下摇曳，冷硬的山石散发出醉人的光
泽。我在崎岖的路上走着，或许这样一
直走，就可以抵达山后那片永恒的蓝。
即便无法抵达，也没有什么，我将在这
样的行走中，化为途中的白桦、油松、山
丹，或者寂寂无闻的野草。生与死，都
无人关注，也不需关注。我就这样站立
在大地上，安静地度过漫长又短暂的一
生。

当我离去，我什么也不带走。我所
历经的爱与风景，皆化为饱满的种子。
我将像沙蓬草一样在大地上流浪和歌
唱，将那些种子，散落在每一寸可以让
爱重生的土地上。比如河流，沃野，山
川，戈壁，森林。而后，我会像一只临终
的野兽，在无人的旷野里缓缓停下脚
步，化为泥土，消泯于无尽的空。

那时，请不要为我哀伤。我饮下最
后的一杯茶，对朋友说。

老家院落很小，屋舍也已陈旧，可
那道篱笆墙，却每年生机勃勃，攀爬缠
绕着我绵长的乡愁。

多年前，一场暴雨侵袭，祖上留下
的那堵石砌院墙夜间轰然坍塌。父亲
长叹一声，挨到天刚蒙蒙亮，便起身
进山，背回一捆槐木枝条。去皮，截
段儿，打理得分外仔细。几天下来，
便整好了一堆。与父亲一起清理石
块，翻松墙基，将透着槐木味道的枝
条，交叉错落地插入泥土，一道花篱
便取代石墙，拢了那方小院。父亲抽
着旱烟，左右欣赏道：“这篱笆比石墙
好，不怕塌，还好看。”母亲也来了兴
致，从邻居家、菜园里、田埂边，移植
来数株丝瓜、南瓜和紫茉莉、大丽花，
分栽于花篱内外，还随意撒了些牵牛

花籽，满是期待地说：“等篱外花开、
篱上挂瓜、喇叭乱吹时，会更好看！”

那季夏秋，篱笆从寂静到热闹，
为平淡日子带来太多欢喜。先是，
红的、紫的、黄的紫茉莉，每个傍晚
伴着母亲灶前的饭香悄然绽放，唤
着 劳 作 的 父 亲 和 上 学 的 我 回 家 吃
饭；粉的、橙的、红的大丽花，高高挺
立在阳光下、风雨中，招摇着绚烂的
生命；花期最长的牵牛，吹响红的、蓝
的、白的、紫的小喇叭，一直从夏吹到
秋，毫无倦意。后来，丝瓜、南瓜，不甘
示弱地抽叶、延蔓、成藤，开出柔嫩的黄
色花朵，与牵牛一道你不让我、我不让
你地爬满篱笆。花落孕瓜、瓜熟蒂落，
大大小小的瓜儿挂上篱笆，青绿、橙黄，
细长、滚圆，煞是惹人喜爱。

乡邻们经过，常被花、瓜扮靓的篱
笆吸引、驻足，偶尔会扯着嗓子，向被篱
笆隐约挡住、在院内忙活的母亲喊道：

“他大婶儿，瞧你能干的，这篱笆侍弄得
真好。”母亲隔着篱笆，自得地发出邀
请：“等丝瓜熟了，你摘几个炒了吃；等
我熬了南瓜粥，来喝上一碗。”因了这篱
笆，我家常有人闻着花香、粥香来串门
儿，临走摘几个丝瓜、拎一个南瓜，高兴
得不行。

深秋，篱笆前的花株、篱笆上的藤
蔓，枯黄、风干，“西风黄叶响篱笆”，萧
索肃杀，却也饶有几分情致。干瘪的老
丝瓜、花籽苞，隐在枯藤枯叶之间，不声
不响，虽凄凉但又藏着希望；来年，种子
入地，又是一派繁华……

我在城里安家后，便与篱笆告别

了。那日城郊游玩，见一老大爷正慢条
斯理地打理着一排怒放的月季。姹紫
嫣红，香气馥郁，自然而成花篱。陆续
走了几家，有用鲜红的串儿红、嫩紫的
鸡冠花做花篱的，也有用可爱的茑萝、
俊俏的蜀葵做花篱的；有用满架的豆
角、黄瓜做篱墙的，更有用高大的花椒、
杨柳做篱墙的。与那些铁艺篱笆、砖石
院墙一比，明显洋溢着诗情画意，妙不
可言。

一道篱笆，是一道风景，也是一块
招牌，更是一种生活。因篱笆隔挡而成
的小空间、小环境，无时不透露着院落
主人的辛勤、意趣和性情，足以让我沉
静其中，心中筑起一道篱墙，嗅到那浓
稠的乡味，神游于那段被遗忘的美好时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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